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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故宫、 天坛这些众所周知的
古迹外， 北京还有很多已建成上百年
的老建筑， 有的至今还在为公众提供
服务， 其中就包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白塔寺院区内的主楼。 这座楼于1917
年建成， 建筑风格为西洋式， 平面呈
“蝴蝶” 状， 是北京的首座新式医院建
筑。 如今， 这只 “蝴蝶” 仍在为众多
患者服务。

十九世纪初， 清王朝灭亡， 民国
兴起， 军阀势力执政， 中国一些有识
之士利用各种方式提出 “社会进步 ”
的事由。 国际知名流行病及鼠疫防控
专家伍连德博士在清政府任过职， 民
国成立后又在中华医学会任会长， 在
北洋政府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1915年，
伍连德向北洋政府倡议在北京兴建一
所 “现代化” 的医院， 他认为： “吾
国医学迟， 无可讳言， 全国之中稍觉
完尽之医院均为外人所创设。 北京首
善之区， 中外观瞻所注。 求一完备之
医院亦不可得。” 在封建帝王统治破灭
后的社会里， 学习西方建立西医综合
医院， 发展中国的医疗事业， 也是形
势发展之必然 。 伍连德博士的倡议 ，
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响应。

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 （今中山公
园）召开专门会议，采纳了伍连德的建
议，财政部拨款10万元，会上集资11万
元， 加上施肇曾、伍连德等人募捐及个
人捐款， 累计凑了近30万元。 政府将
阜成门内阜成市场旧址划拨为医院用
地， 最初定名为 “北京中央医院”， 聘
请伍连德博士为院长。 伍连德亲自提
出设计理念， 规划出楼房格局。 主楼
东、 西两端圆弧形与三棱形并举呈对
称展翅“蝴蝶”形，外观是一座典型维多
利亚式建筑， 形状犹如一只 “蝴蝶”。

北洋政府拨给的 “阜成市场旧址”
在哪？ 当年， 东西走向的阜成门内大
街还是条石子土路， 大街西端是高大
的阜成门城楼， 中部有巍峨的妙应寺
白塔和牌楼 、 有石桥的历代帝王庙 ，
东头有弘慈广济寺， 路两侧是商铺和
民宅， 挂铃铛的骆驼队经常走过这里，
前往皇宫或市场运输城市需求的物资。
偏西南东北走向是条长数公里的城市
泄水西沟， 叫大明壕， 沟两旁是灰瓦
平房小院， 跨沟有多座大小桥梁， 交
叉路口有石拱的马市桥 ， 1921年至

1930年大明壕分段填沟变暗河， 铺石
子成路， 此地名叫 “沟沿”， 直到抗日
战争胜利， 北平政府将马路定名为赵
登禹路 。 建医院的 “阜成市场旧址 ”
就是阜成门内大街和赵登禹路交叉路
口东北角的一片斜方块地。

1916年6月， 北京中央医院奠基开
工， 主楼坐南朝北， 平面呈东西长南
北窄， 立面为左右对称。 建筑结构是
钢筋混凝土和砖木建成， 有水泥的支
撑柱和楼层板， 楼道水磨石地面， 房
间内铺木地板， 半地下一层， 地上三

层 （1984年火灾后改成地上二层）， 共
四层楼房。 主楼两翼延长， 东、 西两
翼端为燕尾式， 平面是一个半圆形和
两个对称三棱状组成的外突建筑， 北
部三个短翼， 楼顶木三角形梁架高脊，
覆盖红色烧制陶瓦。 1917年12月主楼
建成， 1918年作为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由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新
式医院。

主楼内设有电灯、 电话、 垂直电
梯、 水磨石地面、 无障碍楼道， 房间
内部铺设木地板 。 楼内设有内科室 、
产科室、 牙科室、 眼科室、 急需手术
室、 沐浴室等等， 还有头等、 二等和
三等病房共150张床位 ， 供应热水设
备， 是座综合科室西式医院。 医院在
当时从主楼建筑， 到医疗设施都非常
“现代化”， 早期的医疗收费昂贵， 只
服务于当权者或有钱的人， 一般普通
百姓不敢问津。

主楼也有苦涩的经历。 1984年发
生一场火灾， 大火把主楼砖木制的四
层及屋顶烧毁。 火灾后， 大楼的四层
被拆除， 四层的楼房变成现在见到的
三层楼房建筑。 不过， 由于医院医疗
需求不断扩大， 多年来在主楼周围加
盖了多栋连通的附属楼房， 使医疗功
能更加完善。

医院最初定名为北京中央医院 ，
1946年更名为中和医院， 1950年定名
中央人民医院， 1958年更名北京医学
院附属人民医院， 2000年至今称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作为北京
新式医院发展的见证， 白塔寺院区主
楼于2007年7月被认定为西城区文物保
护单位， 从此， 已展翅百年的 “蝴蝶”
受到了法律的保护。

摘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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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已百百年年

明朝成贡品 荒年可充饥

柿子的生长地域， 不外乎先是以
华北为辐射线。 从考察遗迹所证， 咱
祖先食用柿子已达万年以上； 在春秋
战国时期， 人们就开始有意识地栽植
柿子树了。 《礼记·内则》 记载了柿子
作为各国国君标准饮食的规定， 印证
柿子唯是皇家享用。

元末正值大灾害， 当时朱元璋还
是个普通农夫， 一直是饥一顿饱一顿，
时常以柿饼充饥。 等着朱元璋成了明
太祖 ， 曾亲身过问柿子能代粮充饥 ，
鼓励臣民们栽种柿子树。 据文献记者，
京西大磨盘柿子从明朝开始， 成了每
年必须上贡到紫禁城里的贡果。

当时北方山区几乎户户栽植柿
子树 。 捻作厚饼 ， 晒干收之 ， 以防

饥馑之用 。

京西磨盘柿 独一无二

谁也不能绝对地断言哪里的柿子
最好 ， 但老京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说 ：
吃柿子不必舍近求远， 京西原产的大
磨盘柿子绝对是一流产品。 房山之地
域、 张坊之山麓， 天然形成了生长大
磨盘柿子的独特环境。

“磨盘” 即农家必备之物， 也就
是由上下两叠厚厚的石头磨扇而组成，
它们一起架在磨台上， 为农家的四季
磨出不同味道的岁月。 磨盘柿子正是
取其形状： 果实中间靠下的位置， 有
一道明显的溢痕， 俨如磨盘上下交错

的形态 。 也许是为了区别其他品种 ，
这种柿子就叫成了 “磨盘”。

房山的山景，尤以秋末摇曳于柿树
枝杈上的柿果为佳。 一层层、一树树的
柿红，糅进了日渐清寡色泽的山峦。 红
的枫、黄的芦、五彩的花，包括萋萋且无
力的小草，渐渐地失去了本来的视觉诱
惑。枯羞如蓑，萎靡成一团，恰与迎风欲
动还挺招摇的柿灯形成反比。

青少年时， 我曾随团队到房山拉
练。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 一日晚饭后
大家围坐烧煤的石炕上闲聊，房东成大
爷咳嗽了一声，撩帘而进。 家里大小子
双手捧着用荆棘条子编绑的笸箩，一起
进屋 。 “各位城里来的小八路 ， 吃吃

吃！” 成大爷很诚意地一个劲儿招呼。
只见笸箩里的大红柿子个个都有

半斤八两重， 冰凉着、 结了霜。 “吃
吧！ 吃吧！ 可别讲客气啦！” 后来再吃
无数次 “京西大磨盘”， 唯有那一回柿
子的味道醇正记得一清二楚。

冬日之果 甜在大杂院

大杂院里吃冻柿子， 不知还有多
少人忆起？ 秋末， 霜降。 京城禁不住
一场场秋雨的折磨， 树梢都日渐地萧
敝。 远处双肩挑柿子的小贩， 时不时
地拢起手掌吆喝着 “大盖柿嘞！ 甜如
蜜！” 惹得孩子们扎一堆儿瞅瞅， 有点
儿节余的人家一准儿买上一些。

于是， 屋檐下、 窗台前， 摆起了
一溜溜的红柿子。 人都说， 四合院与
大杂院人家， 除了过冬的大白菜还得
有大柿子 “作陪”。 窗前 “淋” 满了明
月光， 衬着青白与柿红， 才算小日子
美满 。 越冻的柿子越是冬季的最爱 。
“啃”一口扎牙，一溜儿白茬儿划在柿果
之上， “吸溜溜” 地冻得腮帮子打战，
照样挡不住一口接一口地连啃带嘬。

在那个时间段 ， 想不出什么比
“冬日之果” 冻柿子还好吃的， 尤其是
京西的大磨盘柿子，圆圆的，大大的，红
红的， 甚是可爱。 摘自 《法制晚报》

伴随初冬的寒意 ， 柿叶渐黄
而飘飞。 凸显枝头的柿子， 如同
一盏盏照亮山麓的红灯。 谁也不
能绝对地断言哪里的柿子最好 ，
但老北京人完全可以自豪地说 ：
吃柿子不必舍近求远， 京西原产
的大磨盘柿子绝对是一流产品。

大杂院里的 冬冬日日之之果果


